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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特征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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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庙学建筑群作为古代地方城市祭孔与教学的建筑载体ꎬ其建筑布局在儒家

思想的长期禁锢下逐渐形成定式ꎮ 而辽东庙学由于地处边陲ꎬ当地特殊的社会背

景、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使得辽东庙学布局在明代以后走出了一条与中原文庙截然

不同的道路ꎮ 以明清时期的辽东庙学建筑群为研究对象ꎬ将其布局特色进行分期

研究ꎮ 指出了明清两代辽东庙学建筑群的布局先后经历了初创期的简练、中期的

模数化组合以及晚期的多样化 ３ 个阶段ꎮ 在此基础上ꎬ进一步分析了其演变成因ꎬ
对辽东地区建筑史学研究及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辽东庙学建筑ꎻ布局特征ꎻ模数化ꎻ演变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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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庙学建筑及其在辽东地区的发展

庙学建筑群是以孔庙、学宫为代表的城

市文教类建筑的总称ꎮ 自唐代“庙学合一”
体制形成以后ꎬ庙学建筑群一直是地方城市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其中的孔庙是祭孔的精

神场所、学宫的信仰中心ꎻ而学宫则是地方教

学与教育行政的建筑载体ꎮ 两者在空间上相

互毗邻ꎬ在功能上相互依存ꎬ共同成为集科

举、地方教学与尊孔崇儒于一体的文化类建

筑群ꎮ 我国辽东地区的庙学建筑群自辽代开

始普及ꎬ从«全辽文»以及近年出土的«黄龙

府府学碑文»等记载中可以看出ꎬ这个时期

东京道的文庙数量众多、规模庞大ꎬ其建筑布

局基本照搬了中原文庙的正统做法ꎮ 而在经

历了元代近百年的衰落期之后ꎬ边疆地区落

后的经济状况与气候条件对文庙的影响逐渐

加深ꎮ 到了明代ꎬ辽东文庙在建筑组成、平面

布局以及院落空间等方面均展现出了与中原

文庙截然不同的风貌ꎮ 笔者以明清时期的庙

学建筑群作为研究对象ꎬ将其置于 ３ 个主要

的时间框架下进行研究ꎬ以连贯的视角对明

清辽东庙学建筑群的演变过程及其空间布局

特色进行综合分析ꎮ

二、明清时期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特征

分析

１.布局简练、功能集中的明初庙学(１３６８—
１４３５ 年)

　 　 庙学建筑群作为地方教育教学的重要载

体ꎬ在明清中原地区的城市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ꎬ其在城市中的选址与用地规模的划

定ꎬ大多可以满足其各项使用要求ꎮ 沈旸在

«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全

国范围内ꎬ明清以后地方孔庙的建筑等级颇

高ꎬ建筑配置明显增多ꎮ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ꎬ
基本达到了三进院落的孔庙祭祀空间和三进

院落的学宫教学空间的标准布局模式[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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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初辽东庙学则截然不同ꎬ其在用地规模

和建筑规制方面均做了很大程度的简化ꎮ 从

«辽东志»的记载来看ꎬ辽东地区建于明宣德

初年以前的文庙共有 １０ 座ꎬ其中辽东都司庙

学为等级最高者(见图 １)ꎮ «辽东都司庙学

碑记»中记载:“国朝初设都指挥使司以统诸

卫ꎬ顾惟武功修而文教不可以缓也ꎬ遂于洪武

辛酉命都司建学ꎬ是年都司官鸠工庖材韧立

学宫ꎮ 越明年ꎬ壬戌建大成殿两庑戟门ꎬ戊寅

重建明伦堂ꎬ志道据德ꎬ依仁游艺ꎮ 四斋、神
厨、射圃ꎬ永乐壬辰始绘圣贤像ꎬ规制固已略

备矣ꎮ 景泰癸酉ꎬ御史谢君燫建高阁四楹于

明伦堂后ꎮ 构屋二十间为诸生藏修所ꎮ 天顺

己卯御史田君景旸再加整葺ꎬ蠹者易之ꎬ坏者

补之ꎬ漫漶者新之ꎬ焕然完好ꎬ辽东学校莫有

过焉者矣ꎮ”另有«辽东志»中对盖州卫庙学

的描述:“其庙学虽初立于卫治东南ꎬ但茅屋

数间ꎬ作两庑及明伦堂、斋舍、府库之用ꎬ两庑

列圣贤之像ꎮ” [２]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ꎬ代表

着明初辽东庙学最高规格的都司庙学ꎬ在建

立之初其主体建筑也只有大成殿、两庑、戟
门、明伦堂等核心建筑ꎬ其中ꎬ大成殿、两庑和

戟门围合成了孔庙祭祀部分的院落空间ꎻ明
伦堂与其他附属用房围合成了学宫部分的院

落空间ꎮ 整个庙学建筑仅由学宫和孔庙各一

进院落组成(见图 ２)ꎮ 其余路、卫级庙学规

制更加简化ꎬ从盖州卫庙学建筑的记载中可

以看出ꎬ其孔庙与学宫更是集中布置ꎬ整个庙

学建筑群仅一进院落ꎬ明初辽东庙学规模之

缩减可见一斑ꎮ

图 １　 明初辽东镇庙学分布图(１３６８—１４３５ 年)

图 ２　 明初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复原

　 　 与此同时ꎬ庙学布局的简练必然会导致

功能的集中ꎮ «辽东志»卷二建置志中对都

司庙学的记载如下:“永乐壬辰ꎬ都指挥巫凯

塑先师以下像十余ꎬ供于正殿ꎮ”另有«宁远

卫重修庙学记»记载:“夫子实万世斯道之宗

主ꎬ颜曾思孟以下诸贤者皆有功于斯道ꎬ官家

之恤祀ꎬ抱功吾人之希贤ꎬ庙以安之ꎬ貌以象

之ꎬ赖可坐视其敞而不加之意ꎮ 宁远虽云边

地ꎬ去关不二百里ꎬ虽躬荒绝塞ꎬ亦所不略ꎮ”
从以上两处对都司庙学和卫城庙学的记载中

可以看出ꎬ孔庙规模的缩小并没有带来祭祀

内容的简化ꎬ而是将诸多功能集于一身ꎬ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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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兼具了祭祀孔子弟子和历代先贤名儒的功

能ꎮ 先贤祠、孝子祠等附属建筑的一部分功能

也集中于正殿之中ꎮ 此外ꎬ两庑的功能也更加

复杂化ꎮ 从«辽东志»对盖州卫庙学的记载中可

以看出ꎬ由于孔庙与学宫院落的合并ꎬ在两庑之

中供奉圣像ꎬ在大成殿建成之前ꎬ一直承担着庙

学的主要祭祀职能ꎬ这也许是边疆地区庙学建

筑特有的布置模式ꎮ 明初辽东地区布局简练、
功能集中的庙学建筑以一进院的规模承担起了

中原三进院庙学的完备职能ꎬ为这一时期辽东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２. 层次丰富、封闭性强的明中期—清中期

(１４３６—１８６０ 年)模数化庙学

　 　 明代正统到清代咸丰年间是辽东庙学建

筑群的大发展时期ꎮ 从正统初年开始ꎬ辽东庙

学的发展迎来转折ꎬ一方面ꎬ庙学数量明显增

多ꎬ义州卫、沈阳中卫、广宁中左屯卫等地庙学

相继创建[３]ꎬ辽东庙学总数达到了 １４ 处(见
图 ３)ꎻ另一方面ꎬ明代弘治年间的兴学运动与

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

庙学建设热潮也使辽东庙学布局逐渐走向成

熟ꎮ 这一时期的辽东庙学规模普遍增大ꎬ空间

层次更加丰富ꎬ且各院落间封闭性极强ꎬ形成了

以小型庭院为基本单位的模数化平面布局ꎮ 与

同时期中原庙学追求空间开敞、院落宏大的趋

势截然不同ꎬ形成了独特的辽东庙学风貌ꎮ 清

代入关以后ꎬ辽东作为其龙兴之地ꎬ庙学建筑规

制未有懈怠ꎬ这一布局模式一直延续到咸丰末

年东北开禁以前ꎬ占据辽东庙学布局模式的主

导地位长达四百余年之久ꎬ对辽东晚清庙学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图 ３　 明中晚期辽东镇庙学分布图(１４８７—１６４４ 年)

　 　 据«辽东都司庙学碑记»记载:弘治初

年ꎬ御史谢君燫在明伦堂后增建三间尊经阁ꎬ
以供诸生藏修之用ꎮ 至此学宫部分的教学和

藏书两大主要院落基本形成ꎮ 孔庙祭祀部分

的完备工作也在同时展开ꎮ «辽东志»卷二

建置志中记载:“弘治壬子ꎬ御史宋鑑建四斋

东西号房ꎬ癸丑凿泮池ꎬ戊午御史罗贤改建棂

星门ꎮ”另据«宁远卫重修庙学记»记载:“弘
治癸亥ꎬ御史南康余公首谒夫子庙ꎬ展拜之余

遂慨然有一新之意ꎮ 倾颓者撤而新之ꎬ未备

者皆增而置之ꎮ 自正殿而下ꎬ东西为两庑ꎬ前
为戟门、为泮池ꎬ泮池之上为桥道ꎬ最前为棂

星门ꎬ门之左右各建坊扁ꎬ截然改观ꎮ 由是庙

貌学宫盖将完美矣ꎮ”康熙«锦州府志»载:
“锦州府学ꎬ国朝康熙五年知府宋之铉建ꎬ圣
殿三间因旧址重建ꎬ棂星门三楹旧置今渐圮ꎬ
东西木坊二、明伦堂五间ꎬ康熙六年知府宋之

铉建ꎬ崇圣祠三间ꎬ康熙七年知府宋之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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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ꎬ戟门、泮池俱康熙十七年知府刘源浦重

建ꎮ”另有民国«沈阳县志»载:“县治儒学在

城内东南隅ꎬ明时为沈阳中卫学ꎬ在卫治西北

隅ꎬ清天聪三年改建今地ꎬ初建圣殿三楹及戟

门、棂星门ꎬ设银爵ꎬ康熙五年增修学宫ꎮ” [４]

从以上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ꎬ经过明代

中晚期的两次变革以及清初的改建之后ꎬ辽
东庙学建筑组成已达到中原地区的一般标

准ꎬ其平面布局从原有的一进院落发展至四

进ꎬ学宫部分从原有的一进院落发展至三进ꎮ
这一发展过程同时受到了辽东地形地貌以及

早期庙学形态的双重影响ꎬ并最终使得辽东

庙学建筑群在院落空间和平面布局两方面与

中原庙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ꎮ 首先ꎬ在院落

空间方面ꎬ不仅高级别庙学ꎬ而且各地县级庙

学ꎬ如上海嘉定县、山西平遥县等庙学同样开

始追求开敞的祭祀空间[５]ꎬ庙学的大成殿主

祭院落规模加大ꎬ多数孔庙将两进院落间的

院墙打通ꎬ以便在最大限度上追求祭祀空间

的开敞(见图 ４)ꎮ 而辽东庙学的院落空间在

这一时期依然保持着小型化的发展趋势ꎬ各
主体建筑两侧均连接院墙ꎬ就连作为标志性

建筑的棂星门也无一不与院墙连接ꎮ 这种小

而封闭的院落划分在丰富空间层次的同时ꎬ
有效缓解了辽东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ꎬ因此

在经济发达的晚清时期也依然沿用ꎮ 从历史

照片中可以看出ꎬ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多座庙

学ꎬ包括明代始建的宁远州庙学、清初海城县

庙学、奉天府庙学等均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

表(见图 ５[６])ꎮ 清代宁远州庙学的棂星门形

制虽已改为中原地区常见的牌楼形式ꎬ但其

两侧依然与墙体相连ꎬ这种轻盈的建筑体量

与厚重的墙体相连ꎬ在视觉上十分不协调ꎮ
可见ꎬ经济的发展仅仅提高了宁远州庙学的

单体建筑形制ꎬ但在空间划分上依然保留着

辽东庙学固有的分割模式ꎮ

图 ４　 辽东与中原地区县级庙学大成殿院落空间比较

图 ５　 辽东各级庙学的封闭型院落空间

　 　 与此同时ꎬ这种封闭性极强的庙学空间

使其在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了显著的模数化倾

向ꎮ 由于早期庙学规模较小ꎬ主体院落与之

后发展起来的从祭院落无法在规模上做出明

确区分ꎬ各进院落规模基本相同ꎬ这与中原庙

学大小各异、主次分明的院落组合形成了鲜

明对比(见图 ６)ꎮ 但其院落功能的组织与中

原庙学基本一致ꎮ 孔庙部分从第一进院落开

始ꎬ依次是照壁与棂星门围合成的前导空间ꎬ
棂星门与大成门围合而成的引导空间ꎬ大成

殿、大成门和东西庑围合而成的孔庙主体祭

祀空间ꎬ最后是以祭祀圣人先祖为主要功能

的院落空间ꎬ这一院落除启圣公祠(清改称

崇圣祠)以外ꎬ祭器库、典籍库等仓储建筑分

列左右ꎬ是整个孔庙院落部分的尾声ꎮ 学宫

部分的基本布局依然为明伦堂居中ꎬ前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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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明中晚期辽东庙学平面布局与中原地区常见布局模式比较

右设东厢和西厢房构成主体教学空间ꎬ堂后

为尊经阁院落ꎬ堂前设儒学门和仪门两道ꎮ
整个庙学建筑群各进院落虽小ꎬ但形状规整、
布局严谨ꎬ反映出典型的以小空间院落为基

本单位的模数化布局关系ꎮ
３.形式多变、布局灵活的晚清庙学(１８６０—
１９１１ 年)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东北地区开禁以后ꎬ
辽东庙学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ꎮ 经济的发

展极大地推动了辽东庙学的营建ꎮ 截至光绪

三十年 (１９０５ 年)ꎬ奉天省庙学数量已达

２４ 处(见图 ７)ꎮ 这个时期的庙学建筑群在

布局上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７]ꎮ 一

方面ꎬ经济的发展使新建庙学的布局模式趋

向中原化ꎻ另一方面ꎬ部分庙学在继承传统营

建模式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ꎬ形成了规模宏

大、形式多样的晚清庙学风貌ꎮ

图 ７　 清末奉天省庙学分布图(１８６０—１９０５ 年)

　 　 首先ꎬ在趋向中原庙学方面ꎬ以金州庙学

最为直观(见图 ８)ꎮ 金州庙学始建于明初ꎬ
明清之交毁于战火ꎬ清代同治年间重建ꎮ 从

建筑布局上看ꎬ整个庙学建筑为左庙右学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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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金州庙学

孔庙部分规模宏大ꎬ平面布局由三进院落组

成ꎬ中间院落空间开阔ꎬ与前后院落区别明显ꎬ
祭祀空间收放自如ꎬ主次分明ꎮ 大成殿为单层

歇山顶建筑ꎬ除棂星门、大成门、崇圣祠等主体

建筑外ꎬ乡贤祠等一应俱全ꎬ与中原地区庙学相

差无几ꎬ凸显了清末辽东庙学之恢宏[８]ꎮ
　 　 此外ꎬ凤凰直隶厅庙学、昌图府庙学、西
丰县庙学、锦县庙学等一大批晚清庙学在继

承了辽东庙学“小空间、模数化”布局的基础

上ꎬ将城市文运类建筑和私学性质的书院也

纳入进来ꎮ 这些建筑作为城市文运的象征ꎬ
在以往的中原城市中大多置于市井中心或地

势较高处ꎮ 清代早期辽东城市的魁星楼也多

见于城墙东南角ꎮ 及至晚清庙学发展的高峰

期ꎬ一些县城在兴建魁星楼、文昌宫等文运建

筑时ꎬ刻意将其建于庙学两侧ꎬ极大地扩展了

庙学建筑群的整体规模[９]ꎮ 其中ꎬ昌图府庙

学、凤凰直隶厅庙学是这类庙学的典型代表ꎮ
学宫、孔庙、文昌宫、书院从西向东依次排开ꎬ
传统庙学建筑群纵向延伸式的空间布局被打

破ꎬ取而代之的是“多轴并列、双向拓展”的

布局形式ꎮ 而东南角的魁星楼则取代了棂星

门ꎬ成为庙学新的标表性建筑ꎮ 这种集教学、
祭祀、启运于一体的新型庙学建筑综合体是

清末 辽 东 地 区 城 市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见图 ９)ꎮ

三、辽东庙学建筑群演变的基本轨迹及

成因

　 　 纵观辽东庙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历程ꎬ
有初创期的简化、明中期完备后的长期停滞ꎬ
也有清代晚期的快速发展ꎮ 每一个阶段无不

映射出辽东庙学建筑群空间形态与布局模式

１. 照壁ꎻ２. 棂星门ꎻ３. 泮池泮桥ꎻ４. 名宦祠ꎻ５. 乡贤

祠ꎻ６. 孝子祠ꎻ７. 节妇祠ꎻ８. 戟门ꎻ９. 大成殿ꎻ１０. 崇圣

殿ꎻ１１. 西庑ꎻ１２. 东庑ꎻ１３. 门楼ꎻ１４. 西配房ꎻ１５. 东配

房ꎻ１６. 过厅ꎻ１７. 东西连廊ꎻ１８. 正殿ꎻ１９. 前厅ꎻ２０. 讲
堂ꎻ２１. 魁星楼ꎻ２２. 明伦堂ꎻ２３. 礼门ꎻ２４. 义路ꎮ

图 ９　 凤凰直隶厅庙学建筑综合体布局复原

的独特属性ꎮ 追根溯源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

辽东地区特殊的城市环境、自然条件与文化

环境等因素对庙学建筑群发展的深刻影响ꎮ
明代初年ꎬ辽东庙学基本是本着“小规

模、重实用”的营建宗旨发展起来的ꎮ 这一

方面与明初辽东的城市性质有关ꎬ另一方面

也与这个时期的边疆文化政策有着必然关

系ꎮ 明初辽东地区的城市按照军事防御要求

划分为都司镇城、路城和卫城 ３ 个等级ꎬ担负

着北御女真、西控蒙古的重要军事职能ꎮ 从

«辽东志»卷二建置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ꎬ出
于防御要求ꎬ卫城的占地规模较之中原同等

级别的县一级城市稍小ꎬ而各防御卫城中的

军器局、军储仓、预备仓等军事机构和大面积

的校场又是优先考虑的对象[１０]ꎮ 明代«辽东

志»卷二建置志«都司文庙新置雅乐记»记

载:“宪宗皇帝遣学士王献告于庙庭、屋舍、
礼乐之增崇ꎬ两京十三省皆然也ꎬ唯辽东都司

避之一隅ꎮ”在这种城市背景之下ꎬ像中原那

样的大面积庙学建筑群显然没有发展的空

间ꎮ 此外ꎬ多民族交汇融合、汉文化影响力较

弱是这一地区的普遍现象ꎮ 在这种现实条件

下ꎬ明太祖秉持“文以饰治、武以御辱ꎬ文武

一道”的边疆文教政策ꎬ在明初辽东地区大

力普及教育ꎮ 这一时期的辽东庙学以“教化

边民”为主要任务ꎬ其实用功能远大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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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的需求ꎮ 在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有

限的明初ꎬ辽东庙学的祭祀空间被极大地压

缩ꎬ只保留主体祭祀空间的小规模庙学在明

初辽东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ꎮ
明中期以后ꎬ庙学建筑的发展主要体现

在建筑的完备和院落的延伸ꎬ并逐渐形成了

院落空间的封闭和小而多的单元式院落布局

等特征ꎮ 这一时期推动庙学发展的最重要因

素当属明中央政府在弘治年间发起的边疆兴

学运动以及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ꎮ 兴学运

动和大礼议事件的爆发对辽东庙学的教学与

祭祀功能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而这一时期

经济的发展与边疆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也为庙学的扩建提供了支撑ꎮ 自正统初年以

后ꎬ辽东庙学建筑群快速地发展起来ꎮ 而辽

东庙学之所以会产生与中原庙学不同的空间

与布局特征ꎬ其原因应该与辽东庙学清晰的

分段建设模式有关ꎮ 与中原庙学相比ꎬ辽东

庙学建筑在营建过程中显然缺少了整体规划

的意识ꎬ伴随功能的需要各进院落逐渐增加ꎬ
这种补缺式的建设模式与重新规划、择址重

建相比ꎬ显然更符合辽东地区的经济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这种组合模式对辽东地区多山地

丘陵的地形地貌也有着极强的适应性ꎬ个别

在坡地上营建的城市庙学在这样一种模数化

布局的支撑下ꎬ能够更好地与地形相契合ꎮ
最后ꎬ院落划分细致导致了院墙的增多ꎬ可以

有效抵御辽东冬季的寒风ꎬ极大地改善了建

筑群的内部环境ꎮ
清代前期ꎬ战争的破坏与满汉文化的差

异并未导致刚刚起步的辽东庙学走向衰败ꎬ
反而继承了明代庙学的发展成果ꎬ使得辽东

固有的庙学模式延续下来ꎮ 这一点应归功于

早期清政府对汉文化的高度重视ꎮ 清统治者

认为ꎬ作为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ꎬ与教学相

比ꎬ文化精神层面的继承对于收揽人心、维护

统治更具意义ꎮ 因此ꎬ作为中原儒家文化信

仰寄托的孔庙及早得到了关注ꎬ在政权稳固

伊始便陆续开始修复和重建ꎮ 孔庙的兴建在

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学宫的建设ꎬ并直接促

成了清代早期庙学建筑群较高的建筑规模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明末庙学建筑群完备的规

制成为了清初庙学的建设蓝本ꎮ 部分保存较

好的庙学则干脆直接沿用ꎬ如宁远州庙学、辽
阳州庙学等ꎻ破损严重的庙学则在前朝旧址

重建ꎬ奉天、锦州两座府级庙学在建立之初ꎬ
建筑配置均近乎完备ꎬ前导、主祭、从祭院落

几乎一蹴而就ꎬ与同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明初

辽东都司庙学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除以上两座

府学外ꎬ辽阳州、铁岭县、海城县、盖平县、开
原县、广宁县等地也陆续建立起规制完备的

县级庙学ꎮ 但从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ꎬ这些

清代早期营建的庙学ꎬ直至咸丰年间ꎬ其发展

仅仅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以及附属建筑的增

设等方面ꎬ其空间布局在明中期大规模的增

建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停滞ꎮ
直至清代晚期ꎬ清廷对东北地区封禁政

策的解除为晚清辽东庙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契机ꎮ 辽东经济的发展与汉族人口的激增极

大地推动了辽东地区的城市建设ꎮ 及至光绪

年间ꎬ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已由原来的两府

增至五府ꎬ下辖四厅、六州以及二十六座县

城ꎮ 原来的县制很多升为府制ꎬ同时又产生

了很多新的县城ꎬ而按照规制县城皆可设学ꎮ
在此社会背景下ꎬ各地官员、乡绅均捐建庙

学ꎮ 短短几十年间ꎬ北起西丰县ꎬ南至绥中

县ꎬ近 ２０ 处庙学相继建立ꎬ辽东地区庙学建

筑群的营建与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１１]ꎮ 这

一时期新建的府州级庙学建筑群在空间处理

和布局方面趋向中原化ꎮ 庙学营建一旦摆脱

了城市用地和经济条件的制约ꎬ规模宏伟的

庙学建筑群自然而然地成为府州一级庙学的

首选ꎮ 另一方面ꎬ早期发展起来的庙学建筑

群原有的布局模式已经形成ꎬ拆毁重建必然

会带来严重的浪费ꎬ继承与创新成为这类庙

学的发展方向ꎮ 在维持孔庙与学宫本身规模

不变的前提下ꎬ为凸显庙学建筑群的宏伟气

势ꎬ将文昌宫、魁星楼等城市文运类建筑群与

书院建筑群一并纳入到庙学建筑群的营建中

来ꎬ极大地丰富了庙学建筑布局的空间轴线

关系ꎬ形成了集祭孔、教学、启运于一体的城

市文教类建筑综合体ꎮ 与前者相比ꎬ后者的



２２４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９ 卷

营建模式是对辽东庙学营建模式的传承ꎬ使
沿着自身发展道路延续了六百余年的辽东庙

学走向了巅峰ꎮ

四、结　 语

综上所述ꎬ辽东地区庙学建筑群的空间

与布局特征的形成是其边疆城市环境、多民

族文化、经济实力和自然条件等综合作用的

结果ꎮ 在多方复杂因素的制约下ꎬ辽东庙学

建筑群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ꎬ形
成了与中原庙学截然不同的空间特征ꎮ 本文

仅从院落空间与平面布局的角度论述了明清

两代辽东地区庙学建筑群的特征及其演变ꎮ
如何在更广阔的空间纬度上ꎬ梳理全国范围

内其他地区庙学的发展脉络及各自的独特属

性ꎬ全面地展现明清地方庙学多样化的发展

态势及其承载的各地区文化ꎬ值得引发更多

学者的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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